
萧齐诸帝的道教信仰
与“宝卷”的早期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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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泽田瑞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宝卷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的科仪、忏法体裁及演出法，

由此发展而来，中国学者刘祯等人对此观点进行了切实可信的论证。“宝卷”一词最早出现在南

齐东昏侯萧宝卷的名字之中，其由来及含义根源于萧鸾、萧宝卷父子的道教信仰，特别是其对原

始巫教和道教灵宝斋法的符咒、厌胜之术的佞信。因此，其 “宝卷”一词的早期含义即指道教

此类经卷而言。经过梁武帝 《慈悲道场忏法》的定型，宝卷即作为道教、佛教经忏、科仪类文

献通称。因此，宝卷在历史文献中是一直存在的，并不存在 “断裂”的问题，只不过因为东昏

失德，“宝卷”作为文献通称沉寂了几百年。“宝卷”文献名称的发明权应该归功于萧鸾、萧宝

卷父子。
关键词: 萧宝卷 宝卷 道教

作者 刘正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中国宝卷的研究中，一个困惑至今的问题是，宝卷究竟从何而来? 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令

人信服的答案，其关键问题是缺乏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支撑宝卷形成的各个阶段。郑振铎关于

“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① 的论断被学界广泛接受。车锡伦在 《中国宝卷研究》一书中认

为，“宝卷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俗讲”，同时也承认，“宝卷的产生，从历史文献中至今没有

找到直接的证据”。② 这是宝卷研究界的普遍看法，概括起来讲，认为宝卷的产生有两个主导性

因素，一是受唐代变文影响，二是跟佛教关系密切。这个观点实际上跟目前存世的宝卷的实际状

况不相符合，特别是对教派宝卷的渊源解释力不足。因此，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看法。
日本宝卷研究专家泽田瑞穗认为，“与其说宝卷继承数百年前业已消失了的变文，倒不如说

宝卷直接继承模拟了唐宋以来经过各个时代平行地传承并制作的科仪、忏法体裁及其演出法，进

而将它改造成面向大众或加进某一宗门的教义，插入南北曲调，增加音乐歌曲性。其演出就是所

谓的‘宣卷’。”③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和思路，对探索宝卷的源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刘祯在

《中国目连文化》一书中借鉴了泽田瑞穗的说法，并以元武宗至大四年 ( 1311) 的《佛说目连救

母经》和《慈悲道场目连报本忏法》为例，论述了其演化为现存最早的宝卷之一、北元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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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的过程，指出其对目连宝卷形成的意义，认为文学性的宝卷是由

宗教性的忏法演变而来的: “《升天宝卷》的形成过程说明，宝卷是宗教忏法、科仪与文学 ( 韵

文) 结合、俗化而直接产生的。”① 认为宝卷来自于宗教忏法、科仪，无疑是极具创见，而且可

能更符合事实。车锡伦在分析南宋释宗镜编写的 《金刚科仪》的形式特征的时候，也指出: “从

这部‘科仪’的形式上看，它是佛教‘忏法’和俗讲‘讲经’相结合的产物。”② 上述观点的一

个共同特征，就是认为宝卷来自于中土所造宗教忏法、科仪类文献，并经文学化改造和世俗化演

变形成，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论基础。③

学界公认，最早的忏法是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二年 ( 503) 为亡夫人郗氏忏悔罪业的 《慈悲道

场忏法》，又叫《梁皇忏》。《释氏稽古略》卷二载:

梁帝 ( 梁武帝) 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酷妒，既亡，至是化为巨蟒入后宫，通

梦于帝求拯拔，帝阅佛经为制 《慈悲道场忏法》十卷，请僧忏礼。夫人化为天人，空中谢

帝而去。其《忏法》行于世，曰《梁皇忏》。④

人们普遍认为，《慈悲道场忏法》是佛教忏法，佛教史料的记载也显示，梁武帝似乎是根据佛经

制订了这部忏法。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说: “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

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宾席，梁武、王融、谢眺、沈约共言其事，王

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 《忏悔》一

篇，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即非是为郗后所作。”⑤ 钱易认为梁武

帝受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影响，将其《忏悔》等篇交由慧式创制了《慈悲道场忏法》，而且并

非专为郗氏而做。萧子良是南齐皇室 “弘法护教”的代表性人物，是南齐佛教传播的主要推动

者和设计者，作为“竟陵八友”文学集团的成员，萧衍深受佛教影响自是应有之义。但 “影响

研究”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新事物的出现很难归结断定为单一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关于 《慈

悲道场忏法》产生的渊源，我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其产生的宗教环境，以及南朝复杂的佛

道竞争、融合关系和发展状况; 二是梁武帝本人宗教信仰前后变迁的过程，以及 《释氏稽古略》
《南部新书》之类史料记载的可信度。这两个问题是关乎《慈悲道场忏法》之所以产生的根本性

原因。
齐亡之后，曾属齐萧子良“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时任南朝梁太子中舍人的著名文学家陆

倕，奉梁武帝萧衍命撰写《石阙铭》一首，历数东昏侯萧宝卷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状，赞扬

萧衍吊民伐罪之功: “于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禔万福。于是龙飞黑水，

虎步西河，雷动风驱，天行地止，命旅致屯云之应，登坛有降火之祥。龟筮协从，人祗响附，穿

胸露顶之豪，箕坐椎髻之长，莫不援旗请奋，执锐争先。”⑥ 文章主旨显露出深受道术影响的儒

家天命神学风味，这应该是受当时宗教环境影响的产物。梁武帝颁布 “舍事道法诏”，公开宣布

放弃道教信仰，改宗佛教的具体时间和史料依据，在学术界向有争议。⑦ 据柏俊才的最新研究，

萧衍舍道事佛在大同七年 ( 541) ，认为萧衍称帝之后，在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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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但该著鲜少论及佛教仪式与道教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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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舍事道法诏》真伪和颁布时间问题的争议，参见李猛: 《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中华书局，2021 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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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并在儒、道、释三家中进行了抉择，最终选择了以佛治国。① 《石阙铭》撰写于天监七年

( 508) ，距离梁武帝正式放弃道教信仰奉佛尚有三十余年，而制于天监二年的 《慈悲道场忏法》
则相距更远，因此很难排除道教对梁武帝 《慈悲道场忏法》的影响。事实上道教从来没有从梁

武帝的宫廷和信仰生活中远离，其皇位是从信奉道教的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父子手中夺来

的，而且梁武帝跟陶弘景等道士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元代觉岸 《释氏稽古略》之类的佛教史籍，

记载《慈悲道场忏法》产生的经过时，仅一句语焉不详的 “帝阅佛经，为制 《慈悲道场忏

法》”，无法确指梁武帝究竟受到什么佛经的影响制定了这部忏法; ② 宋人钱易 《南部新书》载

明是受萧子良影响，但据上述可知，道教在梁武帝统治前期影响颇大。因此，《慈悲道场忏法》
是在儒释道并行的环境中制定出来的，受到佛教、道教的双向影响而生。圣凯在 《佛教忏悔观》
里说:

从义理上说，佛教比道教丰富一些; 但是，从科教礼仪来说，道教却比佛教丰富，所

以，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道教的礼仪是必然的。佛教的忏文，从其向三世诸佛忏悔，

祈求消灾灭罪、荐亡往生的观念上看，和道教的上章首过的动机是相同的。道教早在东汉之

世，就已经采用向天、地、水三官上章首过的做法，把自己所犯的恶业，写于章纸上，向三

官忏悔，祈求赦免。道教的玉录斋、涂炭斋、八节斋等更是以忏罪为主，因而佛教的忏法，

当是受了道教上章首过的作法的启发。同时，如汉传佛教在佛事中有念文疏的仪式，这是吸

收道教斋醮科仪的青词表文加以改造而来。③

圣凯的这段论述，认为佛教的忏法及其仪式，从动机、作法、仪式等各方面，吸收了道教的上章

首过、斋醮科仪等形式。这个论断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也能很好地解释梁武帝首创 《慈悲

道场忏法》的宗教渊源问题: 其内容是佛教的，但动机和形式上当受到道教 “上章首过”作法

的影响和启发。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诸如 《慈悲道场忏法》之类产生在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佛教忏法，

是否可能与“宝卷”有关联?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南朝萧齐诸帝的道教信仰和东昏侯萧

宝卷的名字里，探索一下答案。

一、齐明帝萧鸾诸子及萧宝卷的取名

南朝道教、佛教盛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南朝诸帝和宗室、臣僚的起名，深受道教和佛教影

响，如王僧孺、王僧辩、萧摩诃等。其中，齐东昏侯萧宝卷 ( 齐废帝) 的名字引人注目， “宝

卷”这个词成了东昏侯的名字。那么，这个“宝卷”的含义有没有特殊的含义?

萧宝卷本名“明贤”，字“智藏”，南朝齐第六任皇帝，齐明帝萧鸾次子。他是历史上有名

的荒淫昏君，直追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所以依照“故事”被封为“东昏侯”。唐代李延寿评价

说: “东昏以 ‘卷’名， ‘藏’以终之，其兆先征，盖亦天所命矣。”④ 《资治通鉴》卷一四四

《齐纪》“和帝中兴元年”云: “乙卯，始祀于其上。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 ‘萧宝卷荒纵日

甚，虐害无辜。’”⑤ 胡三省注云: “卷读曰捲。”按照李延寿和胡三省的理解，“卷”同 “捲”，

弯曲、卷曲的意思，讥其横征暴敛，搜刮无度，以至荒淫无道，自取灭亡; “藏”有隐匿、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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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言其命中注定，早有先兆。这种解释是根据萧宝卷统治的行为后果做出的道德评判，

“卷”“捲”两字在魏晋以后已经分用，“卷”所具有的 “弯曲”“卷曲”之意写作 “捲”，因此

胡三省等人的解读聊备一说，但依据不足。萧鸾共有十一子，长子萧宝义 “有废疾，不堪出入

人间”，① 且是庶出，没有皇位继承权。次子萧宝卷立为太子，颇受宽纵，萧鸾驾崩之前告诫萧

宝卷，“作事不可在人后”。② 因此，萧鸾对萧宝卷的培养，是希望其能杀伐果断，重其武功，事

在人先，以“卷藏”之意解之，不符合取名用意。那么比较合乎事理的解释， “宝”当为 “法

宝”之意，“卷”为 “经卷”之意，这也能与 “智藏”之字相呼应。 “藏”作 “经藏”理解，

在南朝也渊源有自。南朝沈约在 《佛记序》里说: “博寻经藏，搜采注说，条别流分，各以类

附。”③ 沈约 ( 441 － 513) 生活在齐梁时期，正好是萧鸾、萧宝卷和萧衍的时代。萧宝卷的名和

字取意于经藏，是可能的。能够支撑此说的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佐证是萧宝卷太子萧诵和遗腹子萧

赞 ( “赞”繁体为“讚”) ，这种独特的起名方式，“诵赞宝卷”之意尤为明显。特别是萧赞，本

名萧综，梁武帝次子，系东昏侯萧宝卷皇妃吴景晖所生。得知身世真相后，叛逃北魏，改名萧

赞，为生父东昏侯举哀，并服丧三年。④ 这个改名，是对 “宝卷”本义最直接、最有力的诠释，

萧宝卷之“宝卷”当为经藏。《南齐书·东昏侯本纪》云: “东昏侯宝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

也。本名明贤，高宗辅政后改焉。”⑤ 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萧鸾担任辅政，具备问鼎皇权

的实力之后，将作为继承人的次子萧明贤改名为 “宝卷”，“宝卷”一词无疑蕴含着特殊用意。⑥

问题就在于，萧鸾和萧宝卷到底是受佛教影响，还是道教影响，才取了“宝卷”和 “智藏”
这样的名字?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萧鸾、萧宝卷父子的宗教信仰入手，考察萧鸾为萧明贤改

名萧宝卷的本意。根据历史记载，萧宝卷不学无术，荒淫无道，没有显著的佛教信仰，反倒是道

教信仰浓厚，因此“宝卷”之名应该是萧鸾出于道教信仰寄予的愿望。

二、萧鸾的信仰与灵宝斋法

萧鸾 ( 452 － 498) ，即齐明帝，南朝齐的第五任皇帝 ( 494 － 498 ) 。齐高帝萧道成侄子，始

安贞王萧道生的次子，齐武帝萧赜堂弟。齐武帝时期，入朝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右卫将军，受

遗诏辅政，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政治对手。在萧子良与皇太孙萧昭业的政争中，因为辅政有功，位

极人臣。连续废杀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自立为帝。据《南齐书·明帝本纪》记载:

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小讳玄度。⑦

萧鸾的小名为“玄度”。玄度一词有多义，汉刘向 《列仙传·关令尹赞》: “尹喜抱关，含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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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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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卷四四“明帝诸子”，第 1119 页。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中华书局，1972 年，第 102 页。
沈约: 《佛记序》，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三十，中华书局，1958 年，第 3125 页。
《梁书》卷五五“豫章王萧综传”，中华书局，1973 年，第823、824 页。按: 梁武帝萧衍诸子为统、综、纲、绩、续、纶、
绎等。萧综改名“萧赞”，明显是为了跟萧衍家族划清界限，回归萧宝卷一门。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第 97 页。
萧鸾共有十一子，四子、七子早亡，存活九人。其为诸子起名、改名的动因已经难以穷究，笔者以为当与南朝流行的思想

观念有密切关系，如长子宝义字智勇，三子宝玄字智深，五子宝源字智渊，十一子宝贞字智正，名、字语义关联。其余诸

子取名极有可能来自于南齐的郊庙歌词。如六子萧宝夤字智亮，当取自南郊歌词《肃咸之乐》之“夤承宝命”一语; “夤

亮”为恭敬信奉之意，南朝齐王俭《褚渊碑文》有“自非坦怀至公，永监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夤亮二代者哉”一段。
八子萧宝融字智昭，当取自《休成之乐》“缀县敷畅，钟石昭融”一语，《嘉胙之乐》也有“宝瑞昭神图，灵贶流瑞液”
一语。九子萧宝攸字智宣，当取自《雩祭歌辞·世祖武皇帝》之“七德攸宣，九畴咸叙”一语。如果上述判断可信，那么

萧宝玄名智深，当取自送神歌词《黑帝歌》之“白日短，玄夜深”一语。参见《南齐书》卷十一“乐志”，第 168、169、
170、176 页。因此，可以认为萧鸾诸子取名具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唯独萧宝卷的改名比较特殊。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 83 页。



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① 可见道教中的“玄度”指月亮。
萧鸾登基以后，一反齐武帝和萧子良时期的奢靡之风，大力倡导节俭，建武二年 ( 495) 冬

十月癸卯下诏曰: “永览玄风，兢言集愧，思所以还淳改俗，反古移民。”② 所谓 “玄风”，就是

清静之风，这里当为道家清静无为的教化之风，表明萧鸾 “治国理政”采取道家思想，改变了

齐武帝和萧子良家族奉行的佛教传统。③《南齐书·明帝本纪》记载:

性猜忌多虑，故亟行诛戮。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

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

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 “后湖

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 “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

意塞之，欲南引淮流。会崩，事寝。④

齐明帝萧鸾的皇位是篡位所得，即位时竟然不郊祀天地，在位期间性情多疑多虑，将萧道成、萧

赜子孙几乎屠戮殆尽。既不尊重儒教传统、又排斥佛教的萧鸾，或因杀戮太过，晚年病重时，迷

信道教与厌胜之术，将所有的服装都改为红色。 “巫觋”认为后湖水经过宫内，导致萧鸾得病

重，萧鸾不顾劝阻，冒着太官无水成炊的困难，执意阻塞湖水。此外，萧鸾生病期间，还特地下

诏向官府征求白鱼以为药剂，外界才知道萧鸾患病。⑤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萧鸾的信仰世界是

由道教构筑起来的。
六朝时期的道教，经过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不断改革，已经由原始道教改造为贵族

道教，但以巫术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并未完全退出贵族的生活，原始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陶弘

景在茅山弘扬以清修成仙为主要目的的道教上清教法时，以杀牲血食、弦歌鼓舞为主要特征的民

间巫教和与之接近的道教灵宝斋法颇为流行。⑥ 民间巫教的庙宇和宗教仪式主要由女巫主持，萧

鸾相信巫觋所言，可见当时的宫廷中有民间巫教的传播。贵族道教兴起之后，符箓派记述的斋醮

和法术，仍有不少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道士通过章表、赞颂、祭拜、歌舞、符咒等形式，占卜

吉凶，预测祸福，代人向神首过请罪，作法驱鬼，招魂治病。⑦ 这些道教形式的斋醮活动和法

术，在南朝宫廷中普遍存在，特别是齐萧鸾、萧宝卷父子，热衷此道。萧宝卷父子倚重的厌胜之

术，就是道教从巫术中继承来的，使用符箓招神劾鬼。符是用红笔画在桃木板上，后来逐渐改为

画在绢帛、纸张之上。
萧鸾尚赤的原因，可能跟当时流行的灵宝斋法的教义和经卷有关。从萧鸾的表现来看，尽管

他跟陶弘景有交往，但其最感兴趣的应该是能够祈福禳灾的灵宝斋法，而不是神仙下凡之类。
《灵宝经》是晋代由丹阳葛氏家族传播的一组道经，乃晋末葛洪从孙葛巢甫所造，主要有 《灵宝

赤书五篇真文》《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等，经过刘宋道士徐灵期和同时的陆修静的传播，灵宝教

法颇为流行。后来问世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是灵宝诸经中最重要的经文，《太上

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则是对前者的解说和施用方法。所谓 “赤书”就是红色的篆文符咒文

字，即《灵宝经》所说的由五帝 ( 五老) 掌录的 “天文”，法力无穷，能招魂摄鬼，降魔除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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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刘向撰《列仙传》，《列仙传》《神仙传》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4 页。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 88 页。
李猛: 《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对齐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以及萧子良家族的佛教信仰和弘法活动有详细的

考察。
《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第 92 页。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以为，白鱼乃“文簿中白鱼”，即蠹书鱼。这个说法在《南齐书》卷六“明帝本纪”中可以得以证

实。《资治通鉴》卷一四一“齐纪”“明帝永泰元年 ( 498) ”，第 14 册，第 4571 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卷第四章“东晋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89 页。
朱越利: 《道经总论》第一章“道经之源”第三节“吸收巫术、鬼神观念和自然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9 － 20 页。



禳灾祛病，助人成仙。①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认为，在 《灵宝经》中，收录在 《元始五老赤

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中的《真文赤书》是陆修静最为重视的，也就是 《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

妙经》中的《五篇真文》，“其功效与符同，皆所以劾召鬼神”。② 由此看来，萧鸾 “身衣绛衣，

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就是想利用赤色在道教中的神秘法力制服具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妖魔鬼

怪，乃至敌手。③

对南朝道教改革和形成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天师道代表人物陆修静，一个是茅山派

创始人陶弘景。齐高帝萧道成发动兵变，取代宋后废帝刘昱的宋升明元年 ( 477 ) ，陆修静死，

陶弘景二十二岁，这期间担任南齐诸王的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萧鸾和后来的梁武帝萧衍的

道教信仰，应该是跟陶弘景交往的时候奠定的。永明十一年 ( 493 年) 七月，齐武帝萧赜崩，萧

鸾受命辅佐萧昭业，陶弘景三十八岁，这一年，萧鸾给萧宝卷改名。那么萧鸾受陶弘景影响的可

能性很大。但作为道教改革的先行者，陆修静教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据唐释道宣 《广弘明集》
卷四记载: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

受篆。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④

陆修静长期在南朝的统治核心地带金陵弘传天师道，影响主要在宋齐两代，门徒众多，而且道宣

很清楚地指出，陆修静的改革“意在王者尊奉”，受到宋明帝等帝王的推崇。道风沐浴之下，萧

鸾等人受此影响可以想见。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南朝陈马枢 《道学传》的记载，萧鸾的政治对手萧子良极端排斥灵宝

斋法，看到《灵宝经》一部就掷在地上，这说明萧子良集团和萧鸾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渗透到

了宗教信仰领域，萧鸾斥佛，萧子良排斥道教灵宝斋法，这正好作为本文上述研判的佐证，说明

萧鸾宫廷敬奉道教灵宝派。马枢《道学传》记载，萧子良扔掉《灵宝经》之后，“少日便手发疽

疮，痛楚特甚，遂遣冯先生首谢。先生为作悔辞，备加慊疑，虽蒙少差，终为此疾而亡也。”⑤

这当然是道教徒护教之辞，但可以看出在萧齐皇族之中，佛教和道教信仰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这也说明道教灵宝斋法在萧齐宫廷中的风行。这里提到的 “悔辞”一说值得注意，虽然信仰佛

教的萧子良是否可能向道教徒忏悔存疑，但这说明南朝齐梁宫廷的忏悔首过风气在佛教和道教中

均流行。

三、萧宝卷的教育水平及信仰

《南齐书·东昏侯本纪》记载: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高宗亦不以为非，但勖以家

人之行。……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⑥ 显然这是一个不学无术、行为荒诞不经的荒淫皇帝，

其教育水平可想而知，其宗教信仰也必然是毫无系统可言，与其父萧鸾一样，更容易接受的是道

教厌胜、符咒之术。据《南齐书》本传记载，后宫失火之后，萧宝卷 “更起仙华、神仙、玉寿

诸殿”，雕梁画栋，穷奢极欲。⑦ 仙华、神仙和玉寿三个宫殿的命名，显然来自道教。玉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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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神仙世界中的仙山，《云笈七籤》卷八: “圆华者，黄老之宫名也; 玉寿者，太微天中之山

名也。”① 此外，永元三年 ( 501) ，萧宝卷改阅武堂为芳乐苑，“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

男女私亵之像”。② 紫阁一般是仙人或隐士所居之处，晋陆云 《喜霁赋》: “改望舒之离毕兮，曜

六龙于紫阁。”③ 萧宝卷在紫阁上图画的 “男女私亵之像”，当也属于道教房中术一类的春宫图。
萧宝卷的信仰世界非常奇特，在寺院林立的建康钟山 ( 又名蒋山) ，他对佛教没有情感，而

是尊奉建康本土神灵蒋山神，多次大加封赏: “信鬼神，崔慧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钺、使

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萧衍起兵攻至建康城下，萧宝卷又尊

蒋子文为灵帝，命巫师祷祀: “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萧宝

卷和他的父亲萧鸾一样，在兵临城下之时，寄希望于厌胜之术: “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东昏素

好军陈，与黄门、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被创势，使人以板掆去，用为厌胜。”④

萧宝卷信仰道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如何呢? 萧宝卷为宠妃潘玉儿 ( 潘

玉奴) 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为了装饰殿宇，肆意剥取佛寺装饰: “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

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⑤ 甚至屠戮僧人: “蒋山定林寺，一

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 ‘老道人可念。’帝曰: ‘汝

见麞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⑥ 对佛教采取的是极端仇视态度，所以汤用彤说: “东昏所为，

当亦因其信道教。”⑦

萧宝卷喜好打猎，设立多处 “射雉场”，“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縗，百品千条，无复

穷已。”⑧ 这些都是用鸟毛制成的衣物，雉头即雉头裘，是用雉头上的毛制成的裘衣，跟狐腋一

样珍贵。《晋书·武帝纪》: “咸宁四年 ( 278 年) ……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

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⑨ 《洛阳伽蓝记》卷四 “开

善寺”记后魏河间王元琛对别人说: “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

天王，不为华侈?”⑪10“鹤氅”见于《晋书·王恭传》，说他 “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

之，叹曰: ‘此真神仙中人也’。”⑪11 “白鹭縗”则是一种头巾，即接籬，又名睫木。雉头裘、鹤

氅、白鹭縗这种服装属于当时的奇装异服和奢侈品，这种用羽毛制作的服装常作为道教神仙的

象征。
因此说，教育水平比较低的萧宝卷，和他的父亲萧鸾一样，佞信道教，学习和模仿了一些道

教神仙之术的皮毛之外，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巫祝色彩浓厚的符咒、厌胜之术中，只不过他把蒋

子文这尊“大神”捧到了很高的地位，有比较明显的原始道教的色彩。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

宝卷的取名渊源自道教，“宝卷”指以符咒、压胜为主要功能的原始道教和道教灵宝斋法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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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⑪10

⑪11

( 唐) 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八，李永晟点校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37 页。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中华书局，104 页。
陆云: 《喜霁赋》，( 明) 张溥编，( 清) 吴汝纶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72 页。
《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纪》“和帝中兴元年”，第 14 册，第 4651 页。
《南史》卷五《齐本纪》，第 153 － 154 页。
同上，第 153 页。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01 页。
《南史》卷五“齐本纪”，第 154 页。按: 南朝齐皇室喜好射雉，齐武帝萧赜永明初期通过射雉的方式讲武练兵，选拔将

才，永明后期因为崇信佛教进而“断杀”的氛围下，在萧子良的多次谏议下最终下敕放弃射雉活动。萧宝卷酷好射雉，恢

复了这一传统，而且将其纳入道教信仰范畴之内，无疑是一次大的转变。关于齐武帝射雉和萧子良的谏议，可参李猛:

《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第一章“齐武帝萧赜永明中后期对佛教的整顿”第 25、26 页，第二章“从‘御膳不宰牲’
到‘不用牲祭’: 齐武帝‘断杀’考论”第 29、37、38 页。
《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9 页。
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法云寺”附“开善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207 页。
《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第 2186 － 2187 页。



四、魏晋六朝佛、道经典图籍的形制与 “宝卷”的再认识

佛典在魏晋六朝时期的主要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受到古代印度梵夹装贝叶经的影响，早期的

汉译佛经也有纸本梵夹装，但并不占主流。梁陈间的著名僧人僧祐在 《出三藏记集》记载: “昔

造书之主凡有三人: 长名曰梵，其书右行; 次曰佉楼，其书左行; 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

楼居于天竺，黄书史苍颉在于中夏。”① 这个造书祖师的长次之分当然是僧徒的观念，不过 “梵”
所造书的形制，应该是魏晋六朝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梵文梵夹装。唐代杜宝 《大业杂记》记

载: “其所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书，书即今胡书体。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

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怗怗然，今呼为 ‘梵夹’。”② 《资治

通鉴》唐懿宗咸通三年 ( 862 ) 夏四月 “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胡三省注曰:

“梵夹者，贝叶经也; 以板夹之，谓之梵夹。”③ “佉楼”当即 “佉卢”，根据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的说法，“佉卢字来源于古波斯拉美文字，公元 2 世纪

传入中国于阗地区，3 世纪又传入鄯善地区。”“佉卢字书写的文献材质最常用的是木牍，其次是

纸和绢。”④ 另外，出土的古西域文字古籍，诸如焉耆 － 龟兹文古籍主要材质是纸本和木牍，粟

特文古籍主要是纸质抄本和一些木牍、羊皮书，于阗文古籍是梵夹装和卷轴装，其中卷轴装往往

是汉文和于阗文合璧。⑤ 这些西域文字古籍中相当一部分是佛经，其形制主要是梵夹装和卷轴

装，而且卷轴装是受到汉文化的明显影响。另外，佛经的装帧形式还有经折装、粘叶装、缝缋

装、旋风装、方册装等，均出现在唐五代以后。⑥ 总体言之，魏晋六朝时期的佛经装帧主体形制

是卷轴装，兼有传入的梵本和西域文字梵夹装，以及受此影响产生的汉译梵夹装佛典。就如此丰

富多样的装帧形式而言，用“宝卷”一词指称佛教经籍，显然是缺乏囊括力。
与佛经装帧形式相较，魏晋六朝的道经形制比较单一。道经因为是本土所造经典，因此采取

魏晋南北朝通行的主流装帧方式———卷轴装，这一点不同于佛教。道教的经典经常被称为 “玉

经” “真经” “宝经”，号称是天宫所降，是纯粹的本土信仰的产物。南朝宋明帝太始七年

( 471) ，陆修静上《三洞经书目录》，云: “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

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⑦ 这个 “天宫所降”的道经，在三教论衡激烈的

魏晋六朝，自然不会用梵夹装这种外来的属于佛教的装帧，根据卷数记载显然是卷轴装，外加一

些古奥难识的篆书“神符”，自神其教。《后汉书·襄楷传》记载: “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

其师干吉 ( 即于吉) 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 《太平清领

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

书焉。”⑧《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是早期民间道教太平道的核心经典，《后汉书·襄楷传》
记载为一百七十卷，其形制为缥白素、朱介 ( 界) 、青首、朱目，即书写在青白色的生绢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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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南朝梁) 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苏晋仁、萧錬子点校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3 页。
( 唐) 杜宝: 《大业杂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大业杂记》合刊，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93 页。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唐纪”“懿宗咸通三年”，第 25 册，第 8325 页。
黄润华、史金波: 《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之“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古籍”，江苏古籍

出版社，2002 年，第 4 页、第 6 页。
同上，第 6 － 9 页。
李际宁: 《佛经版本》之“佛典装帧”，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7 － 40 页。
( 唐) 释道世撰，《法苑珠林校注》卷五五“破邪篇·妄传邪教第三”，周叔迦、苏晋仁校注中华书局，2003 年，第 4 册，

1663 页。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 新修订版) 之“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第 89 页。
《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 “，中华书局，1965 年，1084 页。



色界栏，青色卷首题签，经目是红色字体，卷轴装。这是比较早的记载道经形制的资料，而且我

们所能掌握的早期道经的形制，也是卷轴装。
明王源静补注《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对宝卷进行释义，明确说: “宝卷者，宝者

法宝，卷乃经卷。”① 车锡伦对各个时期的宝卷的不同异称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归纳了一些特殊

的宝卷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宝卷，如受到道教、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民间宗教教派的 “科仪”
“宝忏”“科”，部分民间宗教将自家的宝卷直接称为 “经”“真经”“妙经”“宝经”，用于神道

人物传说和宗教祖师传记的 “宝传”“传”等。② 车先生研究的对象是元明以下属于俗文学和民

间宗教经卷范畴内的宝卷，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宝卷。但我们仔细分析和对比这些宝卷的异

称，发现其在六朝时期的道教经典中悉数出现了，而且高度吻合。所以信奉道教的齐明帝萧鸾，

给东昏侯起名“宝卷”，一定是受到道教经典名称的启发，而且这也是 “宝卷”一词的早期含

义。考虑到现存较早的宝卷即为科仪类，结合萧鸾、萧宝卷父子的道教信仰，以及泽田瑞穗、刘

祯和圣凯等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早期宝卷的含义，即指佛教和道教的符咒、经忏、科仪类经

卷，此类经卷乃中土所造，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卷轴装形制。
东昏侯失徳，使得宝卷作为宗教经卷的名称，显得颇为不恰当。六朝故事，一直是唐代史臣

和帝王以史为鉴的重要参照对象，唐代编纂八史，对东昏侯之类的荒淫昏聩帝王有深刻的批评。
前文引述的唐代李延寿在 《南史》中对萧宝卷的批评即为典型。但是，宝卷作为中土所造道教、
佛教经忏类经卷的总称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段时期是宝卷文献的孕育发展时期，从萧

宝卷之后到南宋这几百年，“宝卷”一词没有被普遍使用而已，直到萧宝卷造成的历史影响随着

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人们才重拾 “宝卷”一词，作为此类文献的总称。这正好可以解决车锡

伦先生所说的“宝卷的产生，从历史文献中至今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的问题。实质上，宝卷

在历史文献中一直是存在的，其源头就是佛教、道教的经忏类文献，此类文献因为是中土所造，

所以被称为“宝卷”，这类文献名称的发明权，应该归功于萧鸾、萧宝卷父子。

( 责任编辑: 于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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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见川、林万传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台北: 新文丰出版社，1999 年，第 773 页。
车锡伦: 《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章“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第 28、29 页。


